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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述与讲述:符号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

唐小林

〔摘 要〕符号叙述学，是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一切符号叙述的学科。“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学与“非特有
媒介符号”叙述学，合起来构成叙述学全域，叙述学也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原有的“叙述”，指特有媒介符号
叙述。而“符号叙述”则是将所有的人类叙述含括进来，是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和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集合。
所谓符号媒介，指的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符号媒介将世界三分为非媒介化世界、非特有媒介化世界与特有
媒介化世界，由此得出符号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演述和讲述。运用“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是讲述，对应“过
去”时向，就是运用特有媒介符号进行叙述的一种符号叙述类型。运用“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是演述，对应
“现在”时向，是演示类叙述的简称，它是以身体作为媒介的符号叙述。三个世界有重叠、有交叉。演述作为基本
的符号叙述类型，研究的是第一次媒介化、符号化的叙述。讲述考察的则是再度媒介化、二次媒介化的叙述。因
此，相对于讲述，演述更为“基本”，演述为讲述奠基。创构系统的演述理论，将敞开符号叙述学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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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述与符号叙述

“符号叙述”这一概念，源自“符号叙述学”。
符号叙述学，“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
叙述学”〔1〕。以往的叙述学，不是符号叙述学，只
是符号叙述学的一部分。叙述学的门类已经发展
得相当丰富。从媒介看，有文字文本叙述学、语言
文本叙述学、图象文本叙述学〔2〕、声音文本叙述
学、实物文本叙述学〔3〕、网络文本叙述学、跨媒介
文本叙述学等。〔4〕从体裁和学科看，有小说叙述、
电影叙述学、新闻叙述学〔5〕、音乐叙述学〔6〕、戏剧
叙述学、法律叙述学〔7〕、文学史叙述学〔8〕、游戏叙
述学〔9〕、广告叙述学〔10〕、体育与旅游叙述学
等。〔11〕从意识形态看，有女性主义叙述学、马克思
主义叙述学、后殖民叙述学等。〔12〕从理论形态看，
有经典叙述学、后经典叙述学、后现代叙述学〔13〕、
认知叙述学、交流叙述学〔14〕、视觉叙述学〔15〕、空
间叙述学〔16〕、可能世界叙述学〔17〕，甚至还有味觉
地理叙述学〔18〕等等，可谓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但仔细检查会发现，这些叙述学大都建立在“特有
媒介符号”叙述的基础上，并非涵盖所有叙述。一
个集中的表现是，这些叙述学往往坚持叙述的“过

去性”。尽管也有叙述学家声称，“没有理由将叙
述分析仅仅限于语言(Linguistic Texts)文本中”
〔19〕，但事实上，就是这位叙述学家，也依然在特有

媒介符号文本的范围内，展开叙述研究。本文认
为，只有将“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也纳入考察范
围，才是符号叙述学。也就是说，“特有媒介符号”
叙述学，与“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学，合起来才构
成叙述学全域，叙述学也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
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没有意义不用符号表达。
人是意义的动物，叙述是人类的一种意义行为，凡

是叙述就必然用符号。因此，也只有符号叙述学能
够研究全部叙述。当然，符号叙述学的另外一个含
义是，将符号学诸原理，应用到叙述学的研究之中，

建构“叙述的符号学”。
为何“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学只是半截子叙述

学? 是因为人类的叙述活动远远超出“特有媒介
符号”叙述。伯特说:“我们的一生都被叙事所包
围着，尽管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听到、读到
或看到(或兼而有之)各种传闻和故事，我们就在

这些传闻和故事的海洋之中漂游，从生到死，日日

如是。”〔20〕萨特也说:“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
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

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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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21〕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精彩的叙述文本，“我
们被包围在叙事之中”〔22〕。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人与自己、甚至人与符号打交道的过程，很
大程度上就是叙述的过程。“没有叙述就没有自
我”①，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叙述，人类史就是叙
述史，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叙述长卷。正因为“叙
述是一种人类共同机制”，是有关“人类学”的问
题〔23〕，关于叙述的研究，就不是“特有符号媒介”
叙述学所能完全承担的。手之足之、舞之蹈之，哪
怕不在舞台上，即便在生活空间，可能就是一种叙

述行为。一场足球赛，相声表演、双簧戏、真人秀、
鸿门宴、开工典礼，有谁说这不是叙述?
既然人类叙述已超出“特有媒介符号”，叙述

学就不能缺失这一部分，否则人类意义行为中一个

巨大的区域，甚至是最基础的部分，就会蔽而不彰。
这不仅是叙述学的失职，也会带来人类自身认识的

局限。
这样就清楚了，原有的叙述，指特有媒介符号

叙述。而“符号叙述”则是将所有的人类叙述含括
进来，是“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和“非特有媒介符
号”叙述的集合。

二、媒介与符号媒介

必须界定“特有媒介符号”和“非特有媒介符
号”。
先说“媒介符号”。“媒介符号”与“符号媒

介”有关。所谓符号媒介，指的是符号的“可感知
部分”。它相当于索绪尔符号的“能指”、皮尔斯符
号的“再现体”、胡塞尔“意义表达式”的“物理现
象”〔24〕、叶尔姆斯列夫符号的“表现层”、赵毅衡符
号的“感知”。在这个意义，“符号即媒介”，因为人
们常常把符号的这部分称为“小符号”。比如，伽
达默尔就把语言符号作为“媒介”。他说:“语言就
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传承物的本
质就在于通过语言的媒介而存在。”〔25〕因此在这
个意义上，把“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说
成是“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媒介”并非不可。
但“符号媒介”又的确不是“符号的感知”或“符号
的载体”。对此，赵毅衡切中要害:“媒介与符号载
体的区别，在于符号载体属于个别符号，而媒介是

一种类别。”〔26〕但他随后举的例子，还可进一步分
析:“例如一封信的符号载体是信纸上的字句;而

媒介是书信，是一个文化类别。”既然符号载体是
“字句”，它的类别就应该属于“文字”，而“书信”，
我宁愿认为是一种“体裁”。
另一方面，“符号媒介”与“符号”的区别更加

明显。符号是一个关系性范畴:能指与所指之间、
再现体与对象之间、意义与物理现象之间、表现层
与表达层之间、意义与感知之间是一种关系性存
在，达成一种“意指”实践。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
关系才构成符号，符号是它们的两面一体。如果从
“结构主义“的角度，也可以说，它们是一种“结构
性”存在，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以对方的存在为前
提。但符号的感知部分作为“媒介”，则是可以相
对独立的。我们许多时候，面对符号文本，并不清
楚意义者为何，依然不影响这个符号文本作为媒介

存在。尤其是那些被人类专门作为符号生产出来
的“纯符号”更是如此。音乐听不懂，意义不在，但
声音文本依然存在。即便不是“纯符号”，这类情
况同样存在:看到人家在密谈，知道这个文本有意

义，但究竟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也并不影响密谈本

身继续下去。胡塞尔甚至认为，指号等意义上的符
号“不表达任何东西”，“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
符号，然而并非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Be-
deutung)、一个借助于符号‘表达’出来的‘意义’
(Sinn)。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能说，这个符号所
‘标示’的东西，就是它为此而被称作一个符号的
东西”〔27〕。它们有时仅以“媒介”的方式存在。
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看似在与符号打交道，实

际是与符号的媒介部分打交道，不然就不会出现我

们身在意义当中不知意义的情况，也不会存在世界

的万事万物我们都可以“作为”符号、“解释”为符
号。因为，只有当其作为“媒介”触动我们的感知
的时候，才会引起或引向我们的“解释”。而一旦
引发我们的“解释”，此一“媒介”又作为意义的载
体，以“符号”的面目出现。这也构成意义媒介化
的一种方式。这即是说，在“符号”与“意义”之间
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即“符号媒介”，也可以称为
“意义媒介”。极而言之，世界以媒介的方式面对
人类。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的说法就很有

道理:“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
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

①David Olson，Jerome Bruner，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Theory，London: Continuum，2007． 转引自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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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符号能力进展多少，实在世界就退却多
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
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
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
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

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8〕本维
尼斯特认为，这“揭示着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的，
也许是最基本的事实，即在人与世界之间或一个人

与另一个人之间，不存在自然的、无中介的和直接
的关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29〕。卡西尔所说
的“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本维尼斯特所说的
“必不可少的”“中介者”，其实指的都是符号媒介。
而且指的是特有符号媒介。
显然，符号媒介不同于传播媒介。准确地说，

不同于传播学的“媒介”。迄今为止，传播学的“媒
介”概念，往往与“媒体”纠缠，歧义迭出，极为含
混。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媒介即
讯息〔30〕，世间万物皆媒介。在费斯克 ( John
Fiske)那里，媒介被分为展示性媒介(The Presenta-
tional Media)、再现性媒介( The Representational
Media)和机械性媒介(The Mechanical Media)三
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媒介是将讯息转化成可
以通过渠道传递的信号的技术或物理手段”〔31〕。
在延森(Klaus Bruhn Jensen)那里，“媒介是信息载
体”“媒介是传播渠道”“媒介还是行为的方
式”〔32〕，媒介涉及传播的“物质条件”“话语、体裁
与形式”，介于传播的“行动与结构之间”，与“制
度”层面相关联。在赵毅衡那里，严格区分“媒介”
与“媒体”:“媒介是符号传送的技术性构造;媒介
可以社会体制化为媒体。”〔33〕当然，符号媒介与传
播媒介并非绝然两途，恰恰是它们之间的内在钩

连，才奠定了符号学与传播学打通的学理基础。

三、媒介符号与叙述类型

倘若“符号媒介”的说法成立，那么就可以从
符号媒介出发划分符号种类。比如我们就有了语
言媒介符号、文字媒介符号、声音媒介符号、图象媒
介符号、身体媒介符号、实物媒介符号等等。我提
出:“叙述类型即媒介类型”，也即是说，符号媒介
的类型，划分出叙述的类型。运用不同的媒介符号
叙述，就可能属于不同的叙述类型。最关键的是怎
样对符号媒介进行分类。
前述费斯克对媒介的分类是有启发性的。他

把媒介分为“展示性媒介”“再现性媒介”和“机械
性媒介”。机械性媒介，实际指的是传播渠道，诸

如“电话”“广播”“电视”“电报”，不在我的讨论范
围。我最感兴趣的是“展示性媒介”与“再现性媒
介”的区别。“展示性媒介”，是指“声音、面容、身
体”作为媒介，“它们使用口语、表情、手势等‘自然
语言’来传播。它们要求传播者在场，因为他或她
就是媒介。展示性媒介受限于当地和当下”。显
然，展示性媒介具有“身体性”“在场性”“当下性”
“当地性”的特点。“再现性媒介”包括“书籍、绘
画、摄影、著作、建筑、室内装潢、园艺等”，它们是
“媒介使用文化与美学惯例来创造某种‘文本’，它
们是再现性的、创造性的”。它们制造的文本可以
“复制”展示性媒介并独立于传播者。〔34〕这类媒
介具有“复制性”“派生性”，而且是按“文化与美学
惯例”来生产的。尽管费斯克与本文所谈论的媒
介不一样，但他提示我们:存在两类媒介，一类是原

发性的，一类是派生性的。这两类媒介有着截然不
同的特点。而且是“媒介”导致“语言”的产生，也
即说是“媒介”导致“符号”的产生，没有“声音”
“面容”“身体”，就没有“口语”“表情”“手势”等
“自然语言”。媒介是符号的基础。
赵毅衡对媒介的划分是颇具开创性的。他从

“功能”出发，把媒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记录性
媒介”，比如远古的岩画，古代的文字书写与印刷、
现代的电子技术等。第二种是“呈现性媒介”，诸
如身体姿势、言语、音乐、电子技术等。再一种是
“心灵媒介”。这类媒介可以说是赵毅衡的独创。
它们是“组成幻想、梦境、白日梦等的载体，它们往
往被认为是符号表意的草稿，符号发出者大量的意

图并没有形成表意，成为自我符号。心灵媒介形成
的往往是‘文本草稿’，但是人们能够表现的只是
这巨量草稿的冰山一角”。心灵媒介十分重要，它
构成费洛伊德、荣格、克里斯蒂娃等心理分析一派
考察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文本解释时，从“组
合轴”向“聚合轴”窥探的重要景观。但心灵媒介，
除非转化为其他媒介，被语言、文字、图象等二次媒
介化，否则只能自我感知。赵毅衡的前两类媒介，
与费斯克的分类有异曲同工之妙。赵毅衡的“呈
现性媒介”相当于费斯克的“展示性媒介”，只是
“身体性”“在场性”“当下性”“当地性”，在赵毅衡
那里表述为“表演性”“现在性”“一次性”“现在进
行时”。赵毅衡的“纪录性媒介”相当于费斯克的
“再现性媒介”，只是“复制性”“派生性”，被赵毅
衡准确地表述为“过去性”“成品”，读者已无法改
变其文本的结局等。〔35〕
但赵毅衡对媒介的划分，显然比费斯克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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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他把媒介类型与符号类型、文本类型联系起
来了考察，并在它们的关联中辨析媒介类型给符

号、文本施加了怎样的影响，赋予了什么意义，使其
发生了何种变化。纪录性媒介使文本必然是“重
述”的，时态是过去时的。呈现性媒介使文本无法
不表演化，时态是“现在进行时”的。这说明了一
个什么问题? 这说明:媒介类型决定了文本类型。
事实上，迄今第一部符号叙述学著作———《广义叙
述学》，就是按照媒介类型来划分叙述类型的。作
者是这样谈论叙述分类的方法的，“沿着纵横两条
轴线展开:一条轴线是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即纪

实型诸体裁 /虚构型诸体裁;另一条轴线是媒介—
时向方式，媒介与时向在这个分类上相通。也就是
说，媒介分类即时间意向分类……每一种叙述，都
属于某种再现类型，也属于某种时间—媒介类
型”〔36〕。这个分类，看似两条轴线，实则一个中
心。或者说两条轴线最终交织在一个点上:媒介。
也就是“所有的叙述”，是“按其媒介构成的品质”
来划分的。〔37〕划分的结果得到五个叙述类型。其
中三个叙述大类:记录类、演示类和意动类;两个交
叉叙述类:记录演示类和类演示类。分别指向过
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类现在五种时向。这个
从媒介出发的叙述分类，应该是目前最完美的分类

方案，体现了符号叙述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有没有比这更简单、更基本的分类呢? 我认为

有，还可以从符号媒介出发，将所有的符号分为

“特有媒介符号”和“非特有媒介符号”，并以此把
符号叙述分为讲述和演述两种基本类型。运用
“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是讲述，对应“过去”时
向;运用“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是演述，对应
“现在”时向。如此分类，整个符号叙述有且仅有
两种基本类型，其余的都是它们的发展、融合和变
形。其实，《广义叙述学》在开篇就强调，要弄明白
各种叙述的形式特征，“必须说清记录类 /演示类
两大群类的差别”〔38〕，就已经将演述和讲述作为

符号叙述的基本类型了，尽管在实际分类中又加进

了“意动类”叙述，对应于“未来”时向。事实上，意
动类叙述离不开记录类和演示类叙述。比如算命，
就是演述;广告则可能既有记录类叙述又有演示类

叙述的因素。意动类叙述，如果按照雅柯布森关于
符指六要素的说法，是叙述文本偏重于接受

者〔39〕，或者说文本的“模态—语力”与“文本的意
向性”更加指向受众。从体裁的角度，把它单独列
为叙述类型的一种，是符号叙述学史上的一个创

见。

“特有媒介”和“非特有媒介”不是我的发明，
在《广义叙述学》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有时也称为
“人造特用媒介”“特制媒介”与“现成非特用媒
介”“非特制媒介”“现成媒介”等〔40〕，它们的内涵
和外延与本文的概念也大体相当。不同的是，本文
来得更简明:只有“身体媒介”是非特有媒介，之外
的全部是“特有媒介”。换言之，只有身体符号是
非特有媒介符号，其余的符号全是特有媒介符号。
特有媒介符号，就是专门用来表意的媒介符号，不

管它是人类为了表意而特意生产的“纯符号”、还
是从自然和社会那里挪用的“物符号”，全都包含
其中。

四、世界三分:演述为讲述奠基

这里的讲述相当于以往的“叙述”。在以前，
叙述必“重述”。因为它研究的是特有媒介符号的
叙述。特有媒介符号，不管它是哪种类型，都是人
类专门制造出来，用于信息的记录、储存、传递和保
留的，以及意义的生产和表达的。所以符号在许多
场合下又称为“记号”。这类媒介符号，一旦用于
叙述，它就只能是“重述”。但“叙述”相对于“叙述
学”而言是一个全称概念，因此，本文改称讲述。
讲述，就是运用特有媒介符号进行叙述的一种符号

叙述类型。它较之瑞恩(Marie － Laure Ryan)叙述
“四分类”中的“讲述模式”要宽泛得多，不仅仅局
限于“告诉某人过去发生的某事”，如小说、口头故
事〔41〕，它甚至还包括连环画、影视等图像叙述，总
之，大凡身体媒介符号以外的叙述，都在讲述范围。
在这里讲述这个词已突破它本身携带的“语言”
“文字”的“色相”，进入一个新的衍义空间。
演述，是演示类叙述的简称，它是以身体作为

媒介的符号叙述。比如魔术表演、足球比赛、宗教
仪式、杂技、游行集会、孩子的“做家家”游戏、一场
party，一次烛光盛宴、红旗渠修建的某次大会战、
毛泽东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深海探险、百团大
战、一堂公开课、红场大阅兵、婆妇骂街、抢险救灾、
戏剧《白毛女》的演出、行为艺术、耍猴戏、习近平
奥巴马的密谈……等等，演述活动，几乎涵盖生活
的方方面面，是人类最日常、最复杂、覆盖面最广的
叙述活动。
为何这些日常活动也是叙述? 是因为它符合

叙述的最简定义:“某个叙述主体把人物和事件放
进一个符号组成的文本，让接受主体能够把这些有

人物参与的事件理解成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

文本。”〔42〕小到儿时的游戏，大到一场旷日持久的



72

战争，莫不如此。如小朋友“做家家”，有人物主体
“小朋友”卷入，有角色分配和基本情节。最难的
是，如何回答这些象生活一样如实发生的叙述，它

们的“叙述者”是谁? 是哪一个“主体”将这些“人
物”“事件”组合成符号文本? 生活如戏，《圣经》上
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①。
一个事件，不论是淮海战役、焚书坑儒，还是宇航员
登上火星，一旦遭遇接收主体，叙述主体就会被解

释出来。事实上任何一个生活事件后面都有它的
叙述者。有没有不会被接收的人类事件? 没有，除
非“我们”不知道。人类不知道的事件，在意义世
界之外，不在符号学、也不在符号叙述学讨论的范
围。
演述在时间上，之所以是现在进行时，这是由

身体这个符号媒介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身体叙述，
媒介自身必需占用当下时间和空间，否则叙述不能

发生。尤其是占用当下时间显得特别关键，因为这
个“当下时间”就处于“实在世界”，无论叙述是在
“虚构”框架内还是在“纪实”框架内进行，情况都
是这样:它是“实时”的。演述时间本身构成历史，
而非是对历史的重述。演述本身创构叙述，而不是
对“什么”的叙述。演述是最原初的叙述，这是它
与“讲述”的根本区别。演述“实时”的特点，不仅
决定了它的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未决”的、“一
次性”的、“不能完全复制”的，甚至是“不确定的”。
演述的过程充满了“未知”。“实时”也决定了演述
的叙述者，有时就是演示者自身:一个人们预料之

外的“偶发”事件，比如突然其来的山体滑坡、911
恐怖袭击，人们的集体大逃亡，往往就是叙述者与

人物的合一。
谈论演述，困难除了叙述者、时间向度，还有一

个难题摆在那里:那些仿照身体媒介制作、或挪用
其他符号进行的“身体”类叙述，是否是演述? 比
如影视、皮影、木偶、动画、动漫等。我认为他们不
是演述，是讲述。理由是，它们使用的是“特有媒
介符号”。影视已经是演述的“二度媒介化”。影
视的拍摄过程，不管是否是现场直播，被拍摄对象

是演述的，犹如生活中和戏剧舞台上的情景一样，

可一但经过摄像机，制作成图像，再经过放映或播

出，二度媒介化就使其转化为讲述，时态也由“现
在时”，转变为“过去时”。老电影是制作成胶片，
变成帧帧静态的图像，然后在放映机上以每秒 24
帧的速度转动，在一束强烈的光的照耀下，最后才

在银幕上如演述般运动起来的。皮影、木偶、动画、
动漫只是媒介化的介质不同，原理与电影相同，所

以也属于讲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讲述与文
字、语言、图像、雕塑等媒介类讲述显然有别，最直
观的原因是，影视、皮影、木偶、动画、动漫等的媒介
本身是运动的，文字、语言、图像、雕塑等媒介本身
是静止的。媒介本身的运动与静止，决定了叙述是
“一般”时态，还是“进行”时态。凡是运动的是“进
行时”，凡是静止的则是“一般时”。因此，影视、皮
影、木偶、动画、动漫等属于“过去进行时”，与演述
的“现在进行时”区分开来。
演述实际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叙述是靠叙述

而成其所是，世界上原本没有什么“客观”的东西
摆在那里供我们叙述，除非是重述，所有的叙述都

是在叙述中成为叙述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伯特
关于人的一生被叙述包围、萨特关于人生就是叙
述、巴尔特关于叙述普遍存在、利奥塔关于除了科
技知识就是叙述知识等等观点〔43〕，才可以理解。
人与世界都是在叙述中成其为人、成其为世界的。
演述也是基于对这样的符号观的坚持:符号是

“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44〕。“被认
为”三个字，将符号的决定权从“发送主体”转移到
“解释主体”，一个人类事件，能否最终成为符号学
意义上的叙述，全靠接收主体的解释，解释使之成

为文本、成为叙述:叙述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文本，
只要这个文本符合叙述的最低条件。建基于上的
符号叙述学，超出了“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
学”。当鲁迅回忆童年的时候，百草园翻开断墙遇
见蜈蚣，按住斑蝥的脊梁“放屁”等童年趣事〔45〕，
那些本来只作为演述而存在的事件，经过鲁迅的

“解释”，便成了文学作品中意趣横生的“叙述”。
更为重要的是，要理解一个经验世界中的事件，又

必须对其“解释”，将其“叙述化”。因为“理解进行
的方式就是解释”〔46〕。因为“叙述化”就是把可有
可无，或无法理解的细节排除掉、过滤掉，并对其进
行重新组合，意义才能把握;亦“即在经验中寻找
‘叙述性’，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
的，把它们编成情节，即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

的整体”。面对各种各样扑面而来的事件，我们每
天都在进行这样的“叙述化”工作，从而与他人、与
自我、与社会保持足够的沟通与交流。“叙述是构
造人类‘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
式”〔47〕，人的存在就是叙述性存在。

①新约·哥林多前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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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述还是基于对世界的如此理解和划分。只
要人类的实践活动属于意义活动，实践化的世界就

是符号世界，其中的叙述就是符号叙述学研究的范

围。“非特有媒介符号”，是意义原初的、第一次的
媒介化、符号化。“特有媒介符号”，是意义的再度
媒介化、二次媒介化。世界因此三分:非媒介化世
界、非特有媒介化世界与特有媒介化世界。三个世
界有重叠、有交叉。演述作为基本的符号叙述类
型，研究的是第一次媒介化、符号化的叙述。讲述
考察的则是再度媒介化、二次媒介化的叙述。因
此，相对于讲述，演述更为“基本”，演述为讲述奠
基。
演述之所以为讲述奠基，首先是因为演述与人

类的“叙述史”同时诞生，也是与人类同时诞生的:
“凡是有人，就会用身体，用语言、用实物演示故
事，它们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48〕而人类用“特
有媒介符号”讲述，才几十万年，比如“岩画”。人
类的文明史更短，只有五千年。但人类从诞生之日
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意义活动。人类是意义的动
物，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演述在人类开始讲述前，
已经在人类的意义活动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其次，演述是“人性本质所决定的”。“叙述既

然表现的是‘卷入人物的事件’，人必然是叙述的
中心。如果人的身体没有卷入周遭的世界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无法被演示出来。”〔49〕身体是符号最
基础性的媒介。
再次，讲述是对演述的创造性“复制”或“再

现”。之所以用“复制”，是因为费斯克的说法很有
道理:包括“书籍、绘画、摄影、著作、建筑、室内装
潢、园艺等”的“再现性媒介”，可以是对“使用口
语、表情、手势等”身体类“展示性媒介”的“复
制”〔50〕。在瑞恩的“跨媒介叙述学”中，也出现了叙
述的“模仿模式”“模拟模式”。“复制”“模仿”“模
拟”都有一个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什么、是何种
形态，最终都只能指向演述世界。当然，“模仿”
“复制”“再现”这些概念，在“语言学转向”以后，
在一个解构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很容易遭到诟

病，不过其中所提示的“互文性”历史，已足以让我
们理解“演述”对“讲述”的奠基作用。一句话:讲
述锚定在演述的坚实地基上，就像再度媒介化、符

号化锚定在一度媒介化、符号化的世界上一样。
最后，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演述为讲述

奠基还在于，一个讲述的文本，一旦再次回到演述，

它就将再次获得新的生命。音乐作品的表演不是
要创造一件新作品，“但表演给作品带来生命”。
伽达默尔说，音乐作品的再现(Reproduction)“使
它如其最初所显现的那样”〔51〕，又一次回到第一

次媒介化的世界。因为作为“文字文本”的音乐作
品，已经将演述的世界“异化”①。
演述与讲述的分类，是就其叙述文本的主导倾

向而言。要将其一刀两断、截然分开，除非在“真
空世界”中。在许多场合，尤其在“媒介融合”的新
传媒时代，演述与讲述往往共存。一场足球比赛的
实况转播，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电视媒体，其主导

倾向都是讲述，因其凭借图像、语言等“特有媒介
符号”，但离开了现场的演述，讲述根本不可能进
行。即便是原始巫术，作为演述活动，没有巫师念
念有词般的讲述，如何“祭神如神在”? 再比如“梦
叙述”，属于演述，从说梦话，到梦中的身体语言，
再到梦游，说明梦叙述主要运用身体媒介，只是程

度不同，轻到可以不表现出动作，重到可以离家出

走，或在梦中从事复杂劳动，以至于这种情况被李

白极度夸张，留下千古名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但“梦叙述”还需要借助特殊的图像媒介符号:心
像，辅之以讲述才能完成。
正如赵毅衡所指出的那样:“现当代叙述学发

展得相当成熟，却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演示叙

述。”〔52〕《广义叙述学》是其开端。尽管瑞恩主编
的《跨媒介叙述》和李希特(Erika Fischer － Lichte)
的《行为表演美学———关于演出的理论》等，为演
述的研究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但覆盖演述全域

的系统理论建构，还需假以时日。而一旦真正进入
演述的广阔领域，一扇巨大的门敞开了:创构“生
命叙述学”或“生活叙述学”的前景是如此让人着
迷②，它或许将把叙述学义无反顾地推向另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人类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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